
乡村新职业发展需充分考虑年轻人的需求

乡村新职业的发展为更多
年轻人参与乡村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效路径。随着城乡发展差
距的缩小和融合度的提升，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乡村创
业和就业。目前，至少有三类
新职业人才已初具规模。第一
类是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主的农
业职业经理人。2019 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从事农业生
产组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
产品加工与销售等管理服务的
农业职业经理人列为新职业，
并发布了《新职业——农业经

理 人 就 业 景 气 现 状 分 析 报
告》。除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外，
多地还涌现了以经营乡村集体
资产为主业的乡村职业经理
人。第二类是以乡村创新创业
为主的人才。农业农村部发布
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显示，2019年
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累
计超过850万人，创办农村产业
融合项目的占到80%，利用“互
联网+”创新创业的超过 50%。
第三类是以数字技术运用为主
的电商人才。

乡村新职业人才具有两个
典型的特点：第一，年轻化。第
二，受教育程度较高。由此可
见，乡村新职业的发展可以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乡村，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力资源在城
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从而为乡
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于乡村新职业从业人员
呈现出年轻化和受教育程度较
高的特点，因此，针对这一群体
的引培用管等相关扶持政策要
紧密结合年轻人的需求。在与
一些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访谈

中，当问及他们为何选择应聘
乡村职业经理人时，相当一部
分年轻人表示，乡村职业经理
人的称呼具有吸引力，让他们
感觉自己并非仅是在应聘一个
普通的工作岗位，而是一个能
够实现理想、拥有明确职业目
标的岗位。此外，年轻人在选
择工作时，更加注重工作环境
和生活便利程度。因此，对于
新职业人才提供的各种支持性
政策，也应充分考虑当下年轻人
的实际需求。在与一些农创客
的访谈中，许多人表示，他们选

择工作的乡村需要拥有良好的
住宿环境，比如独立的卫浴和房
间，以及稳定快速的网络连接和
便捷的快递服务等。年轻人在
数字化工具和科学技术转化、工
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要
求，与上一代人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在培育新职业人才时，应
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特别是针
对这些人员开展的职业教育和
技能拓展培训，需要在培训内容
和方式上进行调整和优化，开发
出符合年轻人能力提升需求的
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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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类似，国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曾面临农地细碎化问题。对德国、法国、荷兰和日本的典型经验分析发

现，这些国家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主要做法包括重视土地整治在地块连片中的关键作用、发挥土地流转对农地规模经营的

带动效应，以及建立中介组织推动土地整治和土地流转等。我们可借鉴国际经验，制定法律法规以提高治理规范性、有序

性，以土地整治和土地流转两种方式协调推动治理，组建专门的土地治理组织，加大对进城农户土地退出的奖补力度，缓解

土地治理主体的资金压力。

三农专家观点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唐丽霞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当前，乡村新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乡

村新职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乡村新职业的发展应充分考

虑年轻人的需求，注重工作环境和生活便利程度的提升；聚焦发展乡村新产业，依托新

业态的发展为新职业的培育提供产业基础和发展空间；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制定符

合区域特点和新职业特点的扶持政策。

核心提示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
推进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乡村产业发展呈现出新的变
化：首先，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
和生产方式已从小规模的小农
生产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和现
代化生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逐渐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
者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
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以及农
文旅的融合，逐渐成为众多乡
村发展的新特征。数字化的广
泛应用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方
式的革新，还促进了农产品市
场体系的重塑。这些变化催生
了乡村新业态，促进了其发展，
并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
下乡、留乡创业提供了新的契

机。其次，城乡融合发展使得
乡村成为承接城市业态转移的
新空间。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公
共服务水平、生活便利程度与城
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相较
于城市，乡村拥有相对较低的房
租、物业等成本，以及优惠的政
策支持和宽松的空间条件，这些
因素共同吸引了一些业态从城
市向乡村转移。比如，在许多地
方出现了“数字游民”“艺术村”

“民宿村”“创业村”等新型业
态。最后，农业和乡村的多样价
值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一些以拓展农业多
样价值和乡村多种功能为导向
的新业态，需要以乡村为载体进
行发展，如自然教育、研学活动、

农业生产与民俗体验、非遗文化
产业开发以及农产品电商等。
同时，一些传统业态与乡村的结
合也焕发了新的活力，如各种乡
村音乐节、歌会、乡村体育活动
等。这些乡村功能的市场价值
转化，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新的
空间和载体。乡村新业态的发
展为新职业的培育提供了产业
基础和发展空间，新职业随着这
些新业态的兴起应运而生，如农
业经理人、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
直接与乡村产业相关的新职业
不断涌现。一些原本在城市中
兴起的新职业，如全媒体运营
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调饮师、食
品安全管理师、研学旅行指导师
等，也在乡村找到了新的发展空

间，为乡村新业态注入了新的活
力。

相较于传统产业，乡村新
业态总体上展现出门槛较低、
规模较小等特点，能够吸引年
轻人积极投身其中。然而，它
们也面临着同质化较为严重、
市场竞争激烈以及替代性较强
等挑战，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
壮大。作为支撑新职业持续发
展的基石，乡村新业态面临诸
多挑战：首先，乡村新业态的发
展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餐饮
服务领域。以西部某县的10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为例，在120家
经营业态中，餐饮店有32家，饮
品及名特小吃店有 22 家。其
次，乡村新业态在持续运营方

面存在困难。部分乡村新业态
在开业初期因新颖性能够吸引
消费者进行体验式消费，但难
以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比
如，一些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庄，
在第一年时是当地的热门景
点，但第二年客流量就逐渐减
少。还有一些村庄的农文旅项
目季节性特征明显，旺季时因
规模较小而承接能力不足，淡
季时则游客稀少，难以覆盖运
营成本。最后，乡村新业态的
消费拉动能力较为有限。这表
明，乡村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
仍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得到更
多的支持与关注。只有乡村新
业态得到发展，才能有效促进
乡村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新职业发展需聚焦乡村新产业发展

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 推动乡村新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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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地细碎化治理的主要做法国外农地细碎化治理的主要做法

当前，欧洲地区典型发达
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均
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其典型
标志是生产过程的高度机械
化，以及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
高生产率。具体来看，德国农
民约占国内总劳动力数量的
4%，总数量不超过 60 万户，
但平均每个农民能养活 120 多
人。德国黑麦、大麦、油菜、
土豆等作物产量均居欧盟首
位，谷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在欧
盟内部仅次于法国。德国农业
生产机械化率非常高，播种、
收割、翻晒、起堆、打包等全
流程作业环节，基本实现了机
械对人工的替代。法国国土面
积55.1万平方公里，是欧盟最
大的农产品生产国，欧盟有大
约三分之一的粮食产自法国，
法国玉米、小麦、水果、蔬
菜、牛肉、乳制品、禽蛋等农
产品的出口量也居世界前列。
法国农业取得的成绩与其农业
现代化的实现密切相关，以电
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和机械
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农业是法
国农业的典型特征。再比如荷
兰，其国土面积仅有4.15万平
方公里，比中国海南省略大，
但创造了“小国大农”的奇
迹。荷兰农产品出口成绩位列
全球第二，马铃薯、洋葱等蔬
菜出口量居世界第一。然而，
即便是德国、法国、荷兰这样
的现代化农业强国，也曾经历
过农业不振、效率低下的时
期，而农地细碎化是关键原因
之一。为了提升农业竞争力、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德国、
法国、荷兰和日本均在农地细
碎化治理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
和持续努力。

德国：
立法支持、多方参与

德国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型
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4
公顷。由于诸子均分的继承制
度导致农地被严重细分和无效
率占有，德国农地曾长期处于
细碎化状态。为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德国从 16 世纪中叶便
率先进行了土地整治和地块合
并的探索，但此阶段仅限农地
产权调整和田间道路建设等简
单举措。1936年，德国政府实
施 《土地改革法》，开始对乡
村农地建设、生产用地及荒废
地进行合理规划。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为解决地块分散、不
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农情，增加
粮食产量保障国内粮食供给，
德国于 1953 年颁布了以解决
农地细碎化为目标的《土地整
理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
修订，各州也出台了与之相配
套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条
例。

《土地整理法》 明确规定
了土地整理的目的、任务和方
式方法、组织机构及其职能、
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费用分
摊等内容，为解决农地细碎化
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依据

《土地整理法》 和各州配套的
法律法规，德国形成了整理、
合并和互换三种农地细碎化治
理方式。与整理的费用主要由
政府承担不同，合并和互换的
费用投入与利益补偿，由参加
者协商确定。在德国的州一
级，农地细碎化治理由农林部
下属负责土地整理和乡村发展
的农村发展管理局、负责土地
整理具体业务的农村发展管理
协会，以及由政府官员、学
者、农地所有者与符合条件的
承租者组成的“土地整理参加
者联合会”等多方主体参与。
受法律推动，德国的农地细碎
化状况得到缓解，农地规模经
营程度显著提高。同时，土地
流转也被视为治理农地细碎
化、推动农地集中连片经营的
重要举措。为鼓励兼业小农户
将细碎化的土地流转出去，德
国政府从 1969 年开始给长期
出租土地的农户发放奖励金。
通过农地细碎化治理，德国不
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解

决了粮食安全问题。

法国：
成立专业的土地整治机构

在欧洲，法国属于土地资
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法国有效
农业用地约占整个欧洲有效农
业用地的 34.6%。但是，从绝
对经营规模来看，法国属于人
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
仅为0.32公顷，略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法国并不是传统农业
强国，1954年以前，法国谷物
甚至不能完全自给。但不到30
年，法国就快速崛起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
国。上述成绩和法国加快农地
细碎化治理和实现规模经营密
切相关。

认识到农地细碎化和分散
经营是阻碍法国现代农业发展
的根本因素后，法国政府自
1950年代起开始推行土地集中
政策，在以土地整治实现地块
连片经营的同时，推动土地权
属的集中。1960年，法国基于

《农业指导法》 成立了土地整
治公司，这一公司实际承担了
土地流转中介的角色，其将购
入的小片土地连片整治后再转
卖给较大农场，这有效减少了
农业经营者数量，扩大了农地
经营规模。1970年，法国尚有
142 万个家庭农场，在土地整
治公司的推动下，农场数量到
1980 年 减 少 为 113 万 个 ， 到
2020 年已减至 38.9 万个。至
2021年，法国农业经营者只占
总人口的2.2%，农户户均土地
经营规模超过 10 公顷。通过

农地细碎化治理，大农场和农
业合作社逐步取代了小农经
济，成为法国农业的中坚力
量，有力地促进了法国的农业
现代化。

荷兰：
开展土地置换和规模经营

荷兰是地少人多、资源匮
乏的典型国家代表，荷兰农业
取得的非凡成绩与其成功进行
土地整治和农地细碎化治理密
不可分。20世纪初以前，荷兰
大部分农民都依靠不规则分
割、细碎化严重的土地谋生，
导致荷兰农业生产力低下和农
产品供给不足。20 世纪 50 年
代之前，荷兰农业生产还无法
满足本国需求，需要大量进口
粮 食 和 农 产 品 。 早 在 1924
年，荷兰就颁布了土地整合法
案 《Ruilverkavelingswet》， 试
图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使不
同土地所有者的细碎化小块土
地实现相对集中连片、规整划
一，从而提升农地利用效率，
促进农业发展。1938年，荷兰
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不仅通
过简化手续提高了土地整理的
可操作性，还明确政府给予土
地整理财政补助，激发了各方
参与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积极性。

为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
荷兰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整理。
经过约 50 年的土地整理，荷
兰农地细碎化状况被彻底改
变，农户数量显著下降，适度
规模经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目前，土地相对匮乏的荷兰，
其农场平均规模反而在欧盟内

部处于前列。根据欧盟内部设
定的农场经济规模单位，荷兰
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在 8 到 9
级之间，而 9 级已经是最高级
别。可见，荷兰非常成功地解
决了农地细碎化问题。

日本：
推动农田建设、土地流转

日本和中国人地禀赋相
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小农
经营占主导的东亚国家。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保障国
内粮食供给，日本内阁通过了

《农地改革纲要》，开始进行农
村土地改革。这一时期，为实
现“耕者有其田”，日本政府
强制从全国 176 万户地主手里
赎买土地，并廉价转卖给佃
农。众多小农户分散占有小块
农地，导致日本农地细碎化问
题严重。1950年，有70.03%的
农户经营的农地面积不足 1 公
顷。而且，当时的法律极不利
于农地细碎化治理。例如，日
本 于 1952 年 颁 布 的 《农 地
法》对土地转让和租赁进行严
格限制，规定农户拥有的耕地
面积不得超过3公顷。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
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
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小
规模、细碎化的农地占有制
度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
障碍。特别是日本农产品市
场对外开放后，小规模自耕
农竞争力不足的弊端日益显
现。1961 年日本 《农业基本
法》 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
开始重视农地细碎化治理，
将规模经营作为一个重要的
农业政策目标，并将限制土
地转让和租赁的法律修订为
鼓励农地适度集中。在推进
农地流转的同时，日本政府
还高度重视以土地改良的方
式来治理农地细碎化。1949
年 ， 为 了 打 破 地 块 零 碎 分
散、基础设施落后的困局，
日本出台了 《土地改良法》。
这一法案的内容涵盖农田灌
排水、耕地整理开发、田间
区划、土地平整、田间道路
修建等。自颁布以来至今，
该法已经进行了 17 次修订，
最近一次修订在 2018 年。经
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日本
农地细碎化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解决。

（来源：国际农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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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部门及地方政府
已经出台了支持乡村人才发展
的政策，其中亦包含对新职业
人才发展的扶持。从中央层面
看，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性指
导政策和法律均将人才视为重
要内容，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措施中，均有关于促进人才
发展的重要论述。此外，国家

还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
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等，对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
详尽的政策、行动及举措安排。
各部门遵循中央文件精神，分别
制定了配套政策，如农业农村部
发布《“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
伍建设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的通
知》等等。这些文件通过强化政

策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优
化服务保障等措施，全力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

目前，乡村人才发展面临
的一大挑战是各部门及不同地
区对于同一类型人才评定设置
了不同的称谓和评定标准。例
如，农业职业经理人也被称为

“头雁”、农业经纪人、新型职业
农民等；乡村职业经理人则被
称为乡村运营师、乡村造梦师、
乡村主理人等；民宿管家被称

为民宿主理人或民宿主。这些
不同的称谓反映了行业和区域
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各地对乡村人才的关注和创
新。但是，由于各地的标准、要
求和具体实践存在差异，尚未
在全国范围形成统一的政策指
导框架和评估体系。新职业的
发布及相关职业技能标准的设
定，有助于统一乡村人才的内
涵和标准，能够为乡村人才队
伍建设提供可评估、可比较的

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新职
业的发展旨在服务乡村全面振
兴，因此必须与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紧密结合。新职业的设定
及职业技能标准需与乡村人才
振兴的目标和具体要求相匹
配，使新职业的发展成为乡村
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

（摘编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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